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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的长河之畔，察汗淖尔静静流淌，
那是大自然绘制的壮美画廊。
湖泊如镜，倒映着湛蓝的天空，
沼泽似梦，晕染着翠绿的幽梦。

芦苇丛中，微风轻拂，沙沙作响，
像是诉说着岁月深处的悠长。
碱葱摇曳，那一抹抹淡紫的芬芳，
在风中弥漫，芬芳了这片土壤。

海鸟翱翔，洁白的羽翼划破天际，
它们的歌声，在湖畔回荡，清脆嘹亮。
小天鹅优雅地游弋，身姿翩跹，
仿佛是水中的精灵，舞动着灵动的诗行。

一百四十一种飞禽，齐聚一堂，
它们的鸣叫声，奏响了大自然的交响。
每一种音符，都是生命的欢畅，
在这察汗淖尔，奏响和谐的乐章。

地下的宝藏，是生命的活跃，
猪獾、狗獾、貉，还有野兔穿梭。
它们在洞穴间，构筑着温暖的窝，
是大自然生态链中，独特的角色。

历史的长卷，在这里徐徐展开，
李陵刻下了岁月的无奈。
檀石槐的中军大帐，曾在此排兵布阵，
霍去病出征匈奴，尽显勇猛的雄魂。

忽必烈的雄才大略，震撼四方，
成吉思汗的智慧，光芒万丈。
蓝玉将军的英勇，威震边疆，
三娘子的互市，促进了民族的和畅。

康熙平定葛尔丹，稳定了边疆，
吉鸿昌绥东抗日，热血满腔。
董其武血战察汗淖尔，捍卫家乡，
那些英雄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时光。

而如今，察汗淖尔迎来了新的曙光，
光伏列阵，如同银色的海洋。
风机列阵，转动着绿色的希望，
注入发展的力量，让这片土地更加荣光。

这里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历史的长廊，
是生态的家园，是希望的土壤。
察汗淖尔啊，你是大地的明珠，
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着永恒的光芒。

让我们守护这美丽的察汗淖尔，
让自然的和谐，人文的光芒，
永远在这片土地上，熠熠闪光，
成为我们心中，最美的诗行。

近日，我偶然读到这样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一个男孩为了拯救
女友的生命，竟向母亲索要她的心。母亲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那颗
炽热的心脏。男孩满心欢喜地捧着母亲的心狂奔而去，却不慎重重地
摔倒在地，母亲的心也随之跌落在尘埃之中。就在男孩挣扎着准备起
身之时，那颗母亲的心竟轻声问询：“孩子，你摔疼了吗？”

母爱，这世间最为珍贵无价的情感，它宛如一盏明灯，在黑暗中为
我们指引方向；又似春日暖阳，无私地温暖着我们的心田。它从未想
过自己的得失，只是一味地付出，不求任何回报。

羊尚知跪乳以谢母恩，鸦亦有反哺之情，然而“岂无万里思亲泪，
不及高堂念子心”。我们对母亲的爱，虽真挚却如潺潺溪流，而母亲给
予我们的爱，却如浩瀚海洋，宽广无垠，深沉无尽。

回首往昔，从记事起，我不知已惹母亲生气多少次。每每事后，我
总会忐忑地问母亲：“我让你伤心了，你不生我气吗？你不难过吗？怎
么都不要求我道歉呢？”母亲总是微微一笑，温柔地回应：“哪有父母会
记恨自己的孩子，傻瓜。”那笑容里，满是包容与慈爱，仿佛我的过错在
她眼中从未存在过。

五一节前，母亲的电话打破了平静。她在电话那头说要从家里来
看我，让我在熟悉的地方等她。近中午时分，母亲的车缓缓驶来。看
着车上满满当当的生活用品，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刹那间，我忆
起上个月末自己打电话告知家里在外租房的事。母亲说，得知此事
后，她一周都未能安睡，天天催促父亲，定要来看看才安心。“儿行千里
母担忧”，这句古老的话语在耳畔轻轻回响。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有一
个人时刻将我牵挂，那便是母亲。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释
然。

我与母亲一同将东西搬进小屋，看着那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应
俱全，心中不禁感叹父母用心之良苦。见我发呆，母亲笑着说：“你爸
为了不落下东西，还专门列了清单，他今天有事没法来。”望着一脸疲
惫的母亲，过往的一幕幕浮现眼前。曾经的我，那般不懂事，为了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母亲伤透了心。此刻，内心满是愧疚与自责。

这些年，我是如此愚钝，始终未能真正读懂母亲的心，也未曾深刻
领悟母亲那不求回报的爱。当我们早已习惯出门就打车的便捷时，母
亲却在风雨中等候着公交车的到来，只为节省几块钱；当我们在网上
肆意消费时，母亲却在家中反复加热着剩饭剩菜，只为不浪费一粒粮
食；当我们享受着小区舒适的生活时，母亲却在工地上为了生计奔波
劳碌，过着艰苦的集体生活。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再没有任何人能像母亲一样，将我们
视若生命。她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而我们所回报的却太少太少。母
爱，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偿还的深情厚谊，也是我们心底永远不应忘却
的温暖港湾。

你不是苦荞
你是兼粮食与经济
一体的甜荞麦：
头帽雪花
臂挽红灯
映亮酷热季节
映红丰收

村童滚来铁环
把思幻悬垂
村姑飘动纱巾
把爱意帆起
是的，尚未成熟呵

雪花在融化
红灯笼热切
点燃“红老道”的童话
点燃“一座庙”的谜语
是的，一起成熟的
还有童心，爱情
以及年景

此刻，最不经受的
是狂风摔
是暴雨打
——趁月色正好
我吹起唢呐
为一坡甜荞麦
祈祷平安！

向日葵
——给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一束束火炬
每天，由太阳来点亮
人们总爱把你和伟人
放在一起去联想

白天，你面迎太阳
夜里，你叩拜土壤
扶持的神圣使命，使你
甘愿为稚弱脚步匍下
可踏上去的肩膀

你是太阳和土地的女儿
在六月的第一个早上
你和太阳，土地组成歌
让孩子们欢唱

母亲有一枚铜顶针，黄澄澄的，套在她右手中指上
竟像是生来便长在那里一般熨帖。这枚铜顶针陪伴了
她大半辈子，也刻进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记忆里，家中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下，母亲总是在缝
缝补补。针尖穿过粗布时，顶针便发出“嗒”的轻响，清
脆得像夜里的更漏。她做活时眉头微蹙，嘴唇抿成一条
线，眼睛却亮得出奇。我常坐在小板凳上，看钢针在她
指间翻飞，棉线在布面上走出整齐的队列。一次，我无
意间猛然发现顶针内侧竟沾着些暗红的血点，那是针尖
滑偏时扎出的血，可印象中母亲从未叫过一声疼啊。

那时家境拮据，一件衣服要穿上好些年。记得那
个寒冷的冬天，我的棉袄在玩耍时撕开个大口子，棉絮
像伤口般翻卷出来。回家后，我溜进房间偷偷把棉袄
塞在床底，可还是被母亲寻了出来。她什么也没说，只
是轻轻叹了口气。第二天清晨，棉袄破口处竟开出一
朵小小的红花，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我欢喜地穿
上，却发现母亲眼里布满了血丝。

年岁渐长，我开始在意衣服上的补丁了。很多同
学的衣服总是崭新笔挺；也有的同学穿着虽旧些，但至
少没有补丁，而我衣肘处蜿蜒的缝线却像一条醒目的
疤痕。一次体育课后，我偷偷拆开衣袖上已松动的补
丁，让那块粗布像枯叶般脱落。夜里，剪刀“咔擦”“咔
嚓”的轻响惊醒了我。朦胧中我看见母亲将那块补丁
修剪成枫叶形状，针脚比原先密了一倍。灯光把她的
身影投在墙上，铜顶针偶尔反光，像夜空中忽明忽暗的
星。

终于到了能穿新衣的年岁。我得到一件藏青色学
生装，挺括得让我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也没抑制住兴

奋。却没注意到母亲身上的旧褂子，袖口已经磨出了
絮絮的毛边。她站在一旁微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
那枚铜顶针。

离家去读大学那天，母亲塞给我一个粗布小包。
到了宿舍打开，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上，绣着“平
安”二字，手帕的下摆赫然是一个醒目的圆圆的顶针印
子。我的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母亲每缝完一件衣
裳，总要摘下顶针在衣摆处按个深深的圆印。她说这
是“让针脚记住回家的路”。

这方手帕在异乡的箱底沉寂了十年，渐渐染上樟
脑的气息，就像那些被搁置的思念。期间我穿过无数
光鲜的衣裳，却总会在雨天不自觉地用手指去复写手
帕上“平安”两个绣字凸起的笔画，会摩挲着右手中指，
想象着那儿有一枚黄澄澄的铜顶针缠绕。直到有一天
归家，看见母亲的针线盒大开着，铜顶针静静躺在褪色
的红布上，像一枚被时光风干的果实。

如今母亲老了，眼神不好了，穿针引线也就成了难
事。那天阳光很好，我看见她在阳台上颤巍巍地试着
穿针，可线头怎么也找不准针眼。当我接过针线时，突
然惊觉眼前的情景竟和儿时一模一样，只是现在穿针
线的人换成了我，仰望的人却是母亲。我戴上那枚母
亲用过的顶针，轻易地就将线头穿了过去。

母亲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朵绽放的菊花。铜顶针
在阳光下闪着温暖的光，仿佛那些缝缝补补的岁月，都
在这一刻有了圆满的归宿。我瞥见母亲松弛的手指上
有圈轮毂形的凹痕——那是常年戴顶针留下的印记。
突然明白，原来针脚记住的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母爱
留下的痕迹。

时光流年，烟火人间，从不曾想过故乡之
外的一座小城，竟在岁月的年轮里，融化成如
故乡般的生命涟漪，流向远方，流向心底……

（一）
说起塞北的这座小城，其实离故乡并不

远，在儿时的记忆中，虽未曾谋面，但却从不
缺席。上个世纪80年代末，父亲就是这样每
天往返故乡与小城的小买卖人，收鸡收兔收
皮子，卖鸡卖兔卖皮子。

那时对小城的全部印象，大约都鲜活在
父亲对小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朝一夕、
一瓢一饮的描述中：景色秀美的老虎山，人头
攒动的南站，货品丰富的联营商场，高雅体面
的集宁宾馆，车水马龙的桥东、桥西，工人众
多的肉联厂、皮毛厂，人声喧闹的集贸市场，
以及有凉亭的人民公园，给人打针看病的盟
医院……一座小城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在儿
时有限的认知里竟有说不出的大。听闻多
了，时间久了，渐已记住了父亲用脚步丈量
过，用眼睛和心灵感知过的这座城——集宁，
从此记在了心里，也出现在梦里，一次次勾起
一个农村孩子对小城无限膨胀的想象与神
往！

岁月如流，寒往暑来，一辆简易货架的自
行车，一杆叮当作响的盘子秤，父亲确乎是小
城的匆匆过客，风雨颠簸二十多年，在一双大
脚板的发力下，在车轮的飞转中，来了去了，
去了来了，但小城一家叫“好再来”的熟食店
却成了他凝重目光里摇曳不散的风景，一次
次温润了他的眼睛……

小店在小城南站附近繁华的三马路，店
面并不大，熏鸡熏兔，常年加工肉制品。当
年，在乡间那一声声的吆喝声中，父亲收来的
质量上乘的鸡兔，都送到了小城的这家店。

小店的主人应是一位姓张的老者，头发
已白，中等个子，见人总是一脸灿灿的笑。每
有父亲送货到门，老者总是急匆匆地与店中
的小伙计，出门搭把手帮忙卸货、提货，而后
是称货、算账……他总是那一脸灿灿的笑，招
呼父亲在店中那长条椅子上坐一坐，歇一歇，

随后递上一支烟，端过一大茶缸子煮得浓酽
的茶水，不紧不慢地说：年轻人，解解乏……

期间，父亲也有被留下吃饭的时候，老者
也有将煮熟零散的碎肉免费送给我们的时
候，还是那一脸灿灿的笑，不紧不慢地说：带
回去，让媳妇儿、孩子尝尝……

每逢过年过节，自家养的鸡兔父亲也一
并带了去，自然享受到了小城这家老店免费
加工的优待。独特熏制过的肉食，浓香而甘
美，看着闻着，就仿佛能看见木屑在炉火中
的劈啪作响，油脂一点一点滴落升腾起的烟
雾……随同“好再来”的味道便永远地滞留在
儿时的味蕾深处了，连同一并记下了小城的
温度！

之后，还是在这位老者的介绍和指点下，
父亲又扩展了收皮子、卖皮子的新业务，母亲
在家也做起了柔光顺滑、颜色好看的鸡毛掸
子，并多次经老人热心帮忙代卖，几年下来，
母亲卖鸡毛掸子的钱也终是补贴了不少的家
用，生活一下子宽裕了不少，心也跟着亮堂起
来了，似乎通往小城的路更宽阔了！

曾不止一次地遥想：小城的冬日，寒风呼
啸，父亲在吱呀作响一路的颠簸骑行后，呵着
气，搓着冻得发麻的手指和耳朵时，在那一刹
那，他接过一大茶缸子煮得热气腾腾浓烈的
茶水，一个被炉火烤得焦黄而散发香气的馒
头，还有那卤煮过刚出锅的鸡蛋和肉食，他的
手颤抖了，心也跟着震颤着，瞬间阵阵暖意氤
氲了全身，恰如小城夏日骄阳的体温，驱走了
所有的寒意，轻悄悄地、暖洋洋地慰藉了一个
乡间小买卖人，一个异乡人，一个卑微的普通
劳动者所有的风尘苦旅……

（二）
小城与父亲有注定的缘分，而我与小城

的相遇已是高考落榜在工业区中学补习的
1994年了。

一卷儿简单的被褥，几件随身换洗的衣
服，几张皱巴巴的人民币，还有一团未曾打理
好乱麻式的愁绪。那年，我竟以这样狼狈而
落魄的方式来到了小城，来到了儿时无数次

梦到的地方。
那年小城的秋似乎格外地萧瑟，偏居校

园角落60多人黑压压的补习班，显得异常沉
闷。在一场场秋雨之后，教室外壮实的蒿子
草终是一日日地枯黄，而后在咿呀呼呼的风
中不知何时蓬断草飞，终是乱糟糟地混杂在
一起，一如当时我的心情。高考的重压把儿
时对集宁这座小城的向往冲刷得已荡然无
存，不再去想老虎山是否真的有老虎，联营商
场琳琅满目的糕点是否还在……

“姑娘，赶快吃吧，面快凉了。”校门口小
店的胖老板提醒着在店中心不在焉的我。

在筷子触碰那碗面时，我发现了碗中有
一颗我未曾付过钱的鸡蛋，在与胖老板目光
交会的刹那，他只是讪讪笑着，似很慷慨地
说：孩子们念书，好好吃饭，得加强营养，学生
喝面送鸡蛋！

当我走出小店，小城已是华灯初上，似乎
少却了来时的冷，透过玻璃窗，胖老板继续在
做着他热腾腾的面！

补习的生活单调而无趣，苦闷而压抑，但
每有数学老师傅杰一来，教室里便充满了快
活的空气，他讲课大幅度的动作很夸张，常是
由讲台的一侧马上就转移到另一侧，被誉为

“灵活的胖子”一点不假。讲课是掷地有声的
本地话，但每有调侃之意也偶或夹杂几句普
通话，表情又滑稽，不失为补习生活中的一剂
调味剂。但他的“一题多解”法确为受用，让
数学基础薄弱的我终是看到了学数学的曙
光，甚至还油然而生从未有过的自信感与成
就感，甚觉小城的秋其实已没有初来乍到时
那么冷了。

又是一个飘雪夜晚，教室外的雪白茫茫
一片，但通向宿舍的那条路已然是被清扫，泾
渭分明，门口的路灯似乎在这雪夜分外地
亮。这样特殊的天气，大门口总会有房东白
老师的身影，像极了当年在故乡风雨中等我
归家的父亲！

白老师当时是工业区中学的一名体育老
师，大高个子，头发花白，永远都是一脸谦和
的微笑。他的家在校园的最北边，与在大南

边的教室还是有段距离。那一年，来自不同
旗县的十多个女孩，大约都有着同样的不堪
与难过，来小城的工中补习，便住在了白老师
家，白老师俨然成了我们的房东。

至今记得，他给我们生得旺旺的炉火，每
天早早地把暖壶灌满了热水，夜晚端来一大
盆热乎乎、黄灿灿的小米粥，还有那脆生生酸
爽可口的小咸菜……

更不曾忘记，深夜生病，白老师送过来的
药片；迷茫时的一句句教诲：人应该学会直立
行走，而不是爬行……

（三）
四季轮回，当我再一次奔跑在九月的小

城，已是1995年的秋季了，阳光明媚而灿烂，
带着小城特有体温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走
进了集宁师专中文系，开启了在小城的另一
种学习、生活模式。

每天徜徉在书香浓郁的文学殿堂，欣赏
着小城的日起日落，品尝着小城醇厚香浓的
奶茶，看街角来来往往那一张张陌生而又熟
悉的面孔，那是耐心等你上车的女公交司机，
食堂里多给我们夹菜的阿姨，废品站送我们
旧账本做草稿纸的叔叔，主动让行的出租
车司机，春风化雨式授课的马明奎老师，有
甜美笑容的丛松老师，激情昂扬的吴金铎
老师……而后这一切带着小城的温度又混
沌融于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了！

路遥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
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而我的“紧要处”大约是真的留在了集宁这座
小城里，也一并融化在它的体温里了，从此拥
有了一生教书育人的通行证，开始了生命的
全新体悟……

现在离开小城已是很多年了，但烟火人
间的小城却成了父亲和我意义非凡的想念，
常在生活的不经意间，如泥淖中的汩汩清
泉，一次次明亮了如我们这异乡人的故事，
而后流向驼铃声声的小城古道，波光潋滟的
霸王河畔，“城中绿岛”“天然氧吧”的白泉山
公园……最后一直流进生命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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